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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奥兰多·德劳特爵士静悄悄地坐到下院反对派席位的第二排板凳上，那种湮没

无闻的寂寞气氛一定使他很伤心。在一次大会上，他行使他的权利，对四五百绅士

们把他辞职的原因解释了一番。与那些正直可敬的朋友们共事曾经既是他的责任，

又是他的享受，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欢乐和实实在在的满足; 如今与朋友们分手实出

无奈。接着他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把那些朋友及其各种措施臭骂一通。毫无疑

问这才是一种欢乐事; 况且他骂人骂惯了，骂人的词儿操纵起来也那么得心应手。

如今无官一身轻，这对一位刚从职务的束缚中脱出身来的阁员来说，无异于洗了个

香喷喷的痛快澡，他怎能不扬扬得意。可是，当莽克先生，———就是将接替他就任

下院议长的莽克先生，———只用了五分钟发言回敬他时，他的扬扬得意肯定被阵阵

痛苦所接替。莽克先生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对失去正直可敬的从男爵的帮助深感遗

憾，但是，政府既已在各个方面备受打击，他也就没有必要从各个方面为政府辩护

了。如果他真要辩护，他就得把本届政府提出每一措施时申述的理由都从头说一遍，

而政府当时提出这些理由时都是被通过了的。莽克先生说完便坐下，下院的事务照

常进行，就好像奥兰多·德劳特爵士根本没移动过座位一样。

那天晚上，奥兰多爵士和他的老朋友博费恩先生一块从下院出来步行回家，奥

兰多爵士问道: “事情推不前去，人都死气沉沉，究竟是何缘故?”他俩从前是坚定

可靠的好朋友，二人都是反对派，便团结起来，一整夜一整夜地促膝长谈; 有一阵

子供的职务也称心如意，过了几个月愉快美好的日子。可是后来奥兰多爵士参加了



这次联合政府，而博费恩先生是个有骨气的人，宁肯不做官也要坚持原则; ———这

话他总是说给自己或说给老婆孩子听，借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 ———这样一来二

人之间的关系便冷淡下来。博费恩先生本来不是个富裕人，对官场中的舒适生活岂

能无动于衷; 老朋友们抛弃了他，让他灰溜溜地遭了冷落，气得他钻心疼。结果当

反对派便索然无味，博费恩先生当了一辈子议员还从没经历过这等事情。博费恩先

生断定不列颠的荣耀已濒临毁灭，不列颠的伟大已告完结。可如今奥兰多爵士告退，

他的精神便为之一振。至少他现在可以陪着老朋友步行回家，也可以大谈当前的惨

淡局势了。

“瞧你，德劳特，既然你问我，你看，我只能直言相告。一伙子人凑到一起，对

天下件件事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满以为他们可以像做生意一样搞政治，这样的

话样样事情肯定干得半死不活。工作嘛也可以干，但肯定会干得没生气。”

“不过工作应当干，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从男爵说道，对他过去一步走错有些

惋惜。

“毫无疑问; ———我绝不是对那些做过尝试的人评头品足。尝试嘛，从前做了不

止一次，而且，我看每次都没有成功。我本人现在不信那一套。我认为你所谓的那

种死气沉沉状况就是这种尝试的恶果之一。”这次谈话后，博费恩先生又把奥兰多爵

士视为心腹之交了。

接着大会开完了，非常平静地早早收场了。一到七月底便再无事可干，伦敦上

流人士被允许前往乡村避暑，比通常情况下早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对许多人来说，是议员的也好，不是议员的也好，眼下这一切是好是坏还真说

不上。博费恩之流当然可以说长论短了。样样事儿都死气沉沉。报纸上也没有一点

新鲜事，———只有斯利德先生在那儿挥斧头东杀西砍。在本届议会里当个议员简直

跟在政治激战时期当个老百姓一样不值钱。最能激发我们的民族激情的源泉之一似

乎枯竭了。一潭死水会有什么下场我们大家都明白。博费恩之流就是这么说的，现

在奥兰多爵士也这么说。然而政府并没有垮台，国家依旧繁荣昌盛。脚踏实地的人

们通过了几条很管用的措施。圣·班吉公爵宣称他从来不知道有哪一届议会还能像

本届议会那样使政府成员个个绝对满意。

不过老公爵这番话是当作他的公开意见来说的，———实实在在，是把他的经验

之谈说给少数几个同僚听，比如说给德鲁门勋爵、格莱格利·格劳格兰爵士，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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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位。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或当他与他的一位好朋友私下相聚时，他也不得

不承认现在是乌云满天。首相变得忧郁寡欢，烦躁易怒，老公爵不得不怀疑事情还

能不能按老样子维持许久。这些愁人事儿他常常对他的老朋友康特利普勋爵谈论。

康特利普勋爵虽不是本届政府成员，但他曾与两位公爵都共过事，老公爵对他更是

格外信任。“我无法对你说明白，”他对康特利普勋爵说道，“没有一件事值得他丝毫

不安。自他上任以来，上下两院中在政府提出的任何问题上没有一次对他形成过反

对多数。我记得利物浦勋爵执过政以后就再没有过如此的大好局面，———这个首相

一点不难当。前一阵他身上扎着一根刺，就是我们那位海军部的朋友，而如今这根

刺像普通刺儿一样自己从肉里退了出来。然而眼下要他答应任命一个奥兰多爵士的

继任人倒成了棘手事。”这话是大会闭幕前一个星期说的。

“恐怕是由于他身体欠佳吧。”康特利普勋爵说。

“我看他身体好得很。不过他要是不能把紧张的神经松一松，他的身体就会出毛

病的。”

“你意思是用辞职的办法松口气?”

“没这必要。坏就坏在他把事儿看得太严重。如果能使他相信他的吃、睡、休

息、娱乐都可以和大家一样，那他就会是一位出色的首相。我说康特利普，当首相

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也教会了自己如何看他们，他们和普通人没有很大不同嘛。人

们要求一位首相具有许多优点，并不要求他事事伟大。他应当聪明，却不必是天才;

他应当认认真真，但绝不可极端严谨; 他应当细心留神，但绝不可谨小慎微; 他应

当敢作敢为，但不可轻举妄动; 他应该宰相肚里能行船，他应当待人和蔼亲切，并

且，至关重要的是，他应当有张厚脸皮。这些都是才华哟，我们需要，但我们并非

能经常具备，所以就不得不滥竽充数了。至于我，我看呐，即使某一位姓史密斯的

是位出色首相，兴许还是当代人杰，但当他一蹶不振时，换一位姓琼斯的也未必干

不好。”

“这么说，要是你的史密斯垮了下来，便会有一位琼斯了?”

“毫无疑问。英格兰不会因为奥姆尼姆公爵在麦琴闭门不出便走向末日。不过，

我喜爱此人，对于那帮子阁员，我也满意，虽说有极个别例外。我们已经竭尽全力

了; 如今看他受苦受难的样儿，真叫我痛断肝肠。你可知道为劝他走马上任我花了

多大气力呀。”

113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不是要去盖泽罗姆堡吗?”

“不; ———是去麦琴。去得有些不自在。”

“我猜，”康特利普勋爵说道，———尽管二人是在密室中商谈，康特利普勋爵还

是把话音几乎压成了耳语，——— “我猜公爵夫人有点麻烦吧。”

“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圣·班吉公爵说道，“我就像爱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爱

她。而且她极其热心给他当帮手。”

“大概她帮忙帮过了头。”

“毫无疑问。”

“而且他是看出了这等事才苦恼的。”康特利普勋爵说。

“不过，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样样都让他称心。天下再好的赛马也有这样那样

的毛病。它会故意放慢速度而输掉比赛，要么会受惊而后退，要么不善于跳栅篱，

要么不喜欢泥泞难走的地面。他没有权利希望他的夫人样样都懂，事事无错。况且

他还有他本身的缺陷! 他的脸皮太薄了。你还记得亲爱的老布劳克吗? 天啊，———

那脸皮简直是个厚皮囊，火烧不透，刀刺不穿呐! 他才不会因为老婆往家里多请了

些人就发脾气。话说回来，我是不会放弃一切希望的。”

“我看，人的脸皮可以磨厚的。”

“毫无疑问; ———正像铁匠的胳膊能练粗一样。”

圣·班吉公爵虽然宣称他不会放弃希望，眼下的事情却叫他非常不安。另外那

位公爵已经问过他了: “你为什么不放我走?”

“这是什么话! ———难道因为奥兰多爵士这号人弃官不干你就非要走不成?”

不过说实话，奥姆尼姆公爵并不是由于奥兰多爵士辞职一气之下才提出要走的。

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刻，他把那份 《人民旗帜报》从眼前拿开，压到首相扶手椅后面

的那堆其他报纸底下; 他当时的痛苦正是由昆塔斯·斯利德先生引起的。伤口眼看

要化脓，却不能指给医生看。真是可悲! “不是因为奥兰多爵士，而是觉得已完全失

败。”首相说道。一听这话，他的老朋友便以一次又一次的多数票为论据证明不曾有

任何失败。“国家似乎成了一潭死水。”可怜的受害者说道。一听这话，圣·班吉公

爵便知道他的朋友已经读过了 《人民旗帜报》上登的那篇恶毒文章; 那篇文章他也

读过了，记得“国家已成一潭死水”那句话，因而立即明白那文章的毒汁溅在伤口

上该多么疼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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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有一个星期他没有答应请人填补奥兰多爵士造成的空缺。他不许别人向他

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也不提名。老公爵倒真提了个建议; 当然由他提出的任何事儿

首相都可以耐着性子听一听。他想巴林顿·厄尔可主持海军部，但首相却摇头。“首

先，他不会接受。那样一来对我打击太大。”

“我可以试探一下他干不干。”老公爵说道。可首相还是摇头，并岔开了话题。

虽说他生性胆怯，但还是渐渐变得独断专行，蛮横暴躁。后来他找到康特利普勋爵，

要他来干。但康特利普勋爵陈述了一番他要谢绝就任的原因，句句话说得恳切婉转。

这样一来他又绝望了。最后他请费尼斯·费恩调到海军部去。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勉

勉强强同意了。那么费恩原来的职位又成了空缺，如何填补，遇上了同样的困难。

其他变动，其他纠纷势所难免，而且昆塔斯·斯利德先生，本来对费尼斯·费恩比

对可怜的公爵更仇恨，这一来便找着足够的机会发泄他的爱国义愤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会闭幕的那一星期内，使我们可怜的首相心里充满了烦

恼沮丧。那时候其他人反而都在抱怨无事可想，无事可干。男人们听不见松鸡召唤

不会真想离开伦敦的，———打松鸡去，更确切地说赶打松鸡的时髦去。有些贵妇人

这么早就与她们的城市情郎分手，真是怒不可遏。生意人也不高兴。———这样舆论

纷纷响应《人民旗帜报》，一时竟骂声载道。公爵夫人尽了最大努力想把大会再拖长

一个星期，对丈夫反复讲述上面说到的种种恶果。但公爵把双臂一摊，装出一副愁

眉苦脸的模样，问她是不是为了让更多的勋带得以销售，他就该留议员们继续开会!

“没事可干了。”公爵说着都要发怒了。

“那你应当找点事干。”公爵夫人学着他的腔调说。

313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



第四十二章

报 应

两个月以来，公爵夫人一直在努力说服丈夫，希望他同意在秋季继续大排筵宴。

可是说来可悲，她没有获得成功。公爵已经宣布，说他家里再不许一群一群地来乡

巴佬; 也不许像他说的再把全伦敦人放进他的庄园闹翻天。他忘不了有一次他实在

忍无可忍，把庞特奈少校撵出家门; 他也忘不了他家的花园如何变了模样; 他还忘

不了他老婆在银桥谋图代夫行权的事。“那你的意思是，”她说道，“我们不请任何人

来了?”他回答说他认为最好还是去麦琴。公爵夫人便说: “到那儿去过达比和琼恩

的生活①?”

“我没有说达比和琼恩。且不论我怎样想，我看达比和琼恩的生活你就很难过得

惯。麦琴那地方是没有盖泽罗姆堡大，可也不是一间放羊棚，当然啰，你可以请上

几位你自个儿的朋友。”

“我自个儿的朋友? 真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朋友我总是想方设法请你

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庞特奈少校、冈纳上尉，还有劳佩兹先生，都在我的朋

友之列?”

“看来你是指罗西娜小姐了?”公爵夫人说道，“要是你想请她，我将高高兴兴请

她来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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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乐意在麦琴见到罗西娜·德·库西小姐。”

“那么别的人一概不请了? 你二人凑一块说心事我看未免太单调了吧。”一听这

话他生气地瞪她一眼。她又说: “除了罗西娜小姐，你就再想不起别的人?”

“看来你想请费恩太太?”

“瞧你安排得多妙! 请来罗西娜小姐供你调情，请来费恩太太，我好向她倒苦

水。”

“瞧你那词儿，说得多难听。”首相说道。

“什么词儿? 调情? 我看那词儿没什么不好，事情倒真危险，不过，你要是只限

于罗西娜小姐，那你干什么我都不管。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希望不希望别的什么人也

到我们家来。”当然，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做出分寸适当的回答，问话的人也自然没

盼着得到分寸适当的答复。他知道她这是想气他，原因就是今年他将不让她像去年

那样自行其是。他不管住到哪儿，他一到，肯定都会宾客盈门。不过麦琴的那座房

子，比起盖泽罗姆堡来，就小一些。再说他至少还可以行施行施在家里的权威，把

盖泽罗姆关闭上这一阵子。

公爵夫人的痛苦是不是有时候与公爵的痛苦一样厉害，这我不清楚。公爵至少

还当着首相，而公爵夫人觉得自己被弄得一文不值。事情刚开头时，他曾经怀着不

同寻常的温柔求她同情他的事业; 她呢，则根据她的能力，一心一意地给了他同情。

她认为她找到了一种帮他干番大事业的办法，于是她做牛做马地辛苦一场。她每天

都扪心自问，她本人并不喜爱什么冈纳上尉和什么庞特奈少校，不喜爱什么奥兰多

爵士，也千真万确地不喜爱什么罗西娜小姐。她不顾自己的身份去张罗床单、毛巾，

忙来忙去地修建射箭场，这并不是她爱干的事情。整整一个夏季她没有射过一支箭，

箭场上赌赛谁输谁赢她也没有关心过。在这一年当中整整有四个月，她每天都大开

家门，接待四十个客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她个人高兴高兴吗? 千斤重担她一肩挑

了，他何尝分担过一两? 连句宽慰话也没说过! 她那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为的

是他官运长久亨通，为的是世人们说他对宾朋的招待既排场又高尚，为的是他的名

字有口皆碑，为的是他不失为一位成功的英国首相。她一想起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便至少把这些话对自己诉说一番。如今她对丈夫很生气。他要起她的同情来那么理

所当然，却不给她丝毫报答! 她失败了他一点不可怜她，———何况她的失败还是他

一手造成的呢! 现在她要从君主般的排场跌落到麦琴的寂寞中去，从而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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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她一败涂地，这等痛苦该有多大; 如果他不是毫无头脑，她想他就该完全懂得

她的苦衷。而当她征求他的意见，诚心诚意地想知道她怎样做才能既不得罪他又不

使门庭冷落时，他却叫她去请罗西娜·德·库西小姐! 他要执意荒唐，那就由他去。

她可以请来罗西娜·德·库西小姐。一气之下她真的给罗西娜·德·库西小姐写了

封正式邀请信，信中说公爵希望八月一号在麦琴庄园得享尊小姐陪伴之乐。那封信

完全以公爵的名义写了，有点长，满纸荒唐言，处处露痴情，其实基本上是写信人

想象的结果。她一想到像她丈夫这样的男人竟会与罗西娜小姐这样的女人调情就觉

得好玩。字里行间还有几分愤怒，一点点报复。她就寄出了这一封邀请信，再没有

给别的人发邀请。罗西娜小姐把信里的一切友好地担待下了，回信说去麦琴她最愉

快。公爵夫人对自个儿宣布，说她只邀请公爵提了名的人; 既然如此决定了，她就

除了给罗西娜小姐的那封信外再没有发出别的书面邀请。

他还叫她邀请费恩太太。这几乎已成自然的事了，这两个女人之间由于意外的

机缘生出了一条牢固的纽带，她们的丈夫便认为她们理所当然地应是常来常往，密

不可分。两位丈夫的相处，如说不上情深谊长的话，也是友好亲切的。纯正的友谊

需要的是双方襟怀坦白，开诚布公。可是公爵的性格天生古怪，因此他虽然赤心一

片，却很难做到朝对方大敞心门。他身上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内向性格，他自己非常

清楚; 也是这种内向性格差不多阻止了友谊的发展。不过他看费恩先生像个男子汉，

又是他这一届的政府成员，因而喜欢他，有他做座上客他总是满意的。这样，公爵

夫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费恩太太会来陪她的，并且费恩先生，只要他逮着机会能从爱

尔兰溜脱身，也会来的。可是，当口头上向他们提出邀请时，费恩先生已去了海军

部，并且已做好了出海巡视的安排，就像一个勇敢的海员应该以海为家一般。“我们

将乘‘黑表号’出海两个月。”费恩太太说。那时候“黑表号”是海军部的游艇。

“唉哟天爷地爷!”公爵夫人惊叫一声。

“这是个惯例。海军大臣要是八月里不出海，他的海军大臣肩章就会给人扒下。”

“那你非得跟他去不成?”

“我答应过要去的。”

“我认为这太不够朋友了，———我可受不了。你当然知道我需要你。”

“可是我丈夫也需要我，该怎么办?”

“见你丈夫的鬼! 我打心眼儿里直后悔，当初万不该成全你俩做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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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你成全也会做夫妻的，格兰夫人。”

“你知道我没有你就过不下去。这一点他也该明白吧。这世上除了你再没有别人

能听我说句贴己话儿。”

“何不叫格雷太太来?”

“她要到波斯找她丈夫去。这么说来她还不算坏透顶。她从前老是教训我，现在

仍是那老样子。你看会出什么事?”

“我希望别出什么可怕事。”费恩太太说道。丈夫调到海军部当大臣，这种新荣

誉使她喜在心上，所以她希望公爵不要老是嚷嚷辞职来吓人。

“我们要去麦琴了。”

“我也是这么猜来着。”

“那你猜我们请谁一块儿去?”

“不是庞特奈少校吧?”

“不是; ———我才不请他呢。”

“那也不是劳佩兹先生?”

“也不是劳佩兹先生。再猜。”

“怕要有十来个吧。”

“不!”公爵夫人尖叫一声，“只有一个。我就请了一个人，———他特别想请才请

的。你又不来，所以别的人我一概不请了。当时我催着他再提个名儿，他就提了你。

这一次我要不折不扣地服从他。我亲爱的，你听，想想选中了的是谁，———谁人将

在秋季的三个月里宽慰首相那颗纷乱如麻的心?”

“要我说嘛，是沃伯顿先生了。”

“哎哟，沃伯顿先生! 不错，沃伯顿先生是要作为他的一件行李跟他来，可能的

话还要带上半打子财政部职员。然而他说现在无事可干了，因此沃伯顿先生一人的

气力足够帮他忙了。要来的一位客人根本没必要来，———我是说政务事儿上不需要

这位客人; 可是，———哎哟哟，———他的社交要快活可全指望此人了。再猜一次。”

“我明白你那股恶作剧劲儿，———兴许这客人是罗西娜小姐。”

“对，对，当然是罗西娜小姐。”公爵夫人拍着双手说道，“我倒想听听你所谓的

恶作剧劲儿是何意思! 我是问过他的，是他亲口说他特别希望罗西娜小姐来麦琴。

你说，我是个醋罐子，———是个醋罐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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